
37
与其他任何品种的小说不同，科幻小说有一个

独特的问题：硬伤。如果小说中出现了硬伤，即那些
明显违反科学知识和逻辑的错误，立即会有一万个
眼尖的科幻迷迫不及待地指出来。其实从总体上说，
科幻小说中的硬伤是免不了的。作者并非天人，不可
能通晓世上所有知识。一部小说中出现个把硬伤，只
要不影响阅读快感，读者自可一笑了之。当然，从作
者一方来说能避免则当尽量避免，这是作者的责任。

举几个例子吧。这些例子以我的作品为主，这样
不必得罪人。

我的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海豚人》写到：灾变毁
灭人类后，残存的科学家把人类改造成海人和海豚
人。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无垠的海洋中，天人合
一，绝圣弃智，绝巧弃利。他们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利，
不去干涉虎鲸和鲨鱼吞吃海豚人的“天赐之权”，又
因这种有效的自然淘汰而保持着种群的健康，完全
摒弃了医学。他们享用自然食物又没有其他物欲，完
全摒弃了工业，没有环境污染。海豚人社会中没有竞
争也就没有杀戮和战争，全部精力和智力都用在体
育和哲理思考上。天哪，这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读
者一定会被它的美丽纯洁所感动——只是不要问一
个小问题：

如果出现第二次灾变？
在第一次灾变中，人类科学家用科学的力量改

变了人类本身，使其能适应新的环境。所以，这种老
子式的理想国其实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力量之上。
而文中所描写的理想国主动自残，弃绝科学之力，也
就无法应付第二次灾变。这正是大自然的悖论：科学
技术助人类昌盛和强大，但又带来很多副作用。人类
对科学是又爱又恨，见不得离不得。如今很多反科学
主义者只强调后者而忘了前者。我在本部小说中为
了追求艺术感染力，也基本上表现为反科学主义者，
立论因而难免片面，是经不起驳难的。

这还算不上是硬伤，只能算是“软伤”。但无
论如何也是不足。我的教训是：如果创作时过分追
求尖锐鲜明以取悦读者，常常会影响作品的厚重和
公允。

再举个硬伤的例子。拙作《活着》中有这样的科
幻构思：业余天文学家楚天乐突然发现牛郎星呈现
每秒14公里的蓝移速度，从而推断出宇宙已经由温和膨胀转为急剧收
缩，进而预言了一个宇宙级的劫难。作为科幻小说，这样的假定完全没
问题，有问题的是文中这样一段话：“要是牛郎星以每秒14公里的速度
向中心塌陷，34万年后就会和地球撞在一起。”

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要知道，牛郎星的蓝移速度是由宇宙均匀
收缩而引起的假象，并非真实的速度，星体相对本域空间其实是静止
的，自然不会以这个速度撞向地球。在宇宙急剧收缩过程中，牛郎星和
地球确实会互相靠近，其接近速率即宇宙的收缩率（可由牛郎星的蓝移
速度推算出来）。但除非宇宙收缩为一点，否则两个星体就不会因蓝移
速度而相撞。

这个错误是不该犯的，只能说写这句话时没走脑子。后来我自己发
现了这个错误，有点汗颜，也因此萌生了另写一部小说以作校正的念
头。这就是今年将出版的《逃出母宇宙》——但在新作中是否又会冒出
其他硬伤？肯定会有的，眼尖的读者不妨找一找。

无独有偶，刘慈欣的《死神永生》中有一处与我性质相同的硬伤。他
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提出了这样的科幻构思：在应对“黑暗森林”的努
力中，地球人最终发现了有效的“安全声明”，即开发曲率驱动技术，该
技术有双重功能：既能使飞船达到光速以便逃生，又能降低本空间的内
禀光速从而造成“黑域”，以地球人的技术自残来求得森林猎人的宽恕。

就构思本身而言无可非议，只是逻辑上有点漏洞——没有考虑到
星体和空间并非一体。所有星体在空间中都有高速运动（比如太阳绕银
河中心旋转的速度是每秒250千米，而银河系相对周围恒星、地球相对
太阳也都在运动）。这种速度是真实的，并非上面所说的因空间胀缩而形
成的假速度。那么就会有一个合理的推断：在某星体附近产生的黑域马
上会被该星体抛在后边（留在静止的空间）。类似在静水中定向游动的乌
贼，其喷出的墨汁将会在身后形成一条长带。这样的带状黑域无法藏起
地球，更无法起到安全声明的作用，因为地球总有一天会冲出带状黑域，
森林猎人会觉得还是毁了你最安全。

这个硬伤属于结构性硬伤。所谓结构性硬伤是指：如果舍弃它，小
说情节就无法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可以舍车保帅，仍旧以这个构
思来组织情节而把硬伤藏到水面下。前面说过，只要不影响读者的阅读
快感，小说中有个把硬伤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恐怕没有太多
读者发现这个硬伤从而影响了阅读快感吧。当然，不管怎么说，只要有
硬伤就多少是个遗憾。

说过举例不涉及别人的，还是涉及到了。忝在大刘是个豁达的人，
不会怪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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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是最常见不过的事了，每个人都会生
病。最近几年，中国的食品安全很成问题，连小
孩子都不能免遭其害，至于成年人因为食品问
题吃出病来的，就更不鲜见了。当然，也有一些
人，他们的病不是吃出来的，而是环境污染所
致，就更憋屈了。可又找谁评理去？依旧是自认
倒霉！

病的话题说起来真是没完没了。不过，哈尼
族同胞可不同意我的观点。在哈尼族看来，人之
所以生病，是因为灵魂丢失的原故。也就是说，
人的病既不是吃出来的富贵病，也不是饿出来
的贫穷病，更不是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所致，而
是我们的魂丢了。

魂丢了，人就会变得无精打采，然后父母便
会为我们叫魂，这是小时候常见的情形，但似乎
不算生病。

而哈尼族认为，魂丢了，人就病了。
那如何医治这丢了魂的病呢？
他们采用的是招魂。招魂与叫魂的目的是

一致的，但内容却大不相同。
首先魂丢失就有好几种情形，常见的有下

列5种：
“德丛丛拉枯”，即招回在自家院落里失落，

以后又跑到田野中去了的灵魂。
“卡丛丛拉枯”，即招回滞留于田间的灵魂。
“欧拉枯”，即招回失落于河水中的灵魂。
“沙拉枯”，即招回落入阴间的灵魂。
“丛罗罗”，即宴请羁押灵魂的神灵，乞求某

个神放魂。
其次是招魂地点。一般安排在自家的堂屋

门口，院子里，大门外，寨中的水井旁，村边的磨
秋场等。

紧接着便是准备祭品和牺牲。常用的祭品
有酒、茶、大米、姜、花椒、银子、贝壳、白布、锥栗
树枝、金竹枝、粽叶、刺叶等。祭祀牺牲一般为
鸡、鸭、小猪、小公狗等。

招魂仪式，显然不像我们汉人的叫魂那么
简单。哈尼族认为，人的灵魂丢失，是被某个神
灵关押了起来，让灵魂受罪，人就生病了。这就
要求先以占卜形式确定拘押灵魂的神灵是哪一

位，再根据这位神灵的好恶来确定采用哪种招
魂仪式，再确定所需的祭品和牺牲。

在几种招魂仪式之中，最复杂、也最困难的
招魂，要属“沙拉枯”。要想招回被羁押在阴间的
灵魂，祭祀的牺牲中必须有一只鸭子。哈尼族认
为，鸭子可以入地，即阴间，惟有它才能把人的
灵魂招回来。

那么，人的灵魂怎么会失落于阴间呢？哈尼
族认为，这是被自家祖先出卖的，是“家祖不保，
外祖不护”造成的。家祖即自家祖先，外祖指的
是娶进来的女方的祖先。要招回被自家祖先出
卖的灵魂是有难度的，因此，招魂仪式也就颇为
繁杂。除需备酒、茶、饭各一碗外，还需白布 1
块、贝壳 3 个、刺叶 9 片、金竹勾 9 个，蒿枝杆 1
根，上边刻上 9 道坎，做成独木梯子状。祭祀牺
牲为鸡鸭各3只，小猪1头，小公狗1条。

上述物品准备就绪后，即可拿到村边磨秋
场，摆一张祭桌，面朝东方把祭品摆起来，桌边
地上挖一个碗口般大小的、深度一尺许的洞，把
用蒿枝杆做成的“梯子”斜放于洞中，然后，用刺
叶将洞口盖起来。

做完这些，招魂仪式便可开始了。
从事招魂仪式的这个人，名叫“莫批”。

“莫批”，亦叫“贝摩”、“批玛”等。“莫批”是
哈尼族民间原始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哈尼
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莫批”在哈尼族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哈
尼族认为，社会上有三种能人，即官人、莫批和
匠人。

“莫批”的职责是驱鬼治病，人们一旦离开
了“莫批”，就会“孩子头上生毒疮，妇女肚疼难
直腰”。

仪式最先从一个叫“沙丛农尼尼卜”的地方
把魂招上来。这个地方是阴间的一个重要地点，
想必灵魂就藏于其中。招魂路线当然是从阴间
到阳间，再从阳间的天边地角回到自己的村寨，
最后把灵魂引进家中。从阴间到阳间，中间要经
过许多特殊之地，那些地名都很古怪。回归之途
由远及近，尤其回到阳间后所走的路线便是大
家极熟悉的平日到田地里劳作的路线了。每到

一地，“莫批”都要仔细加以说明，这是到了何地
了，依旧重复着劝慰灵魂，这里仍不是自己的
家，不得在此停留。走到村寨边时，对灵魂说：

“听见狗叫不要怕，狗叫的地方是我们的寨子；
听见鸡叫不要怕，鸡叫得厉害的地方，是我们温
暖的家。”招魂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将灵魂引
回村寨，引回到家中，再引回到失魂者身上。

这期间，有一个情节不能忽略。“莫批”在招
魂过程中，凡认为来到某一个关键地方时，他便
会用竹钩钩去一片盖在洞口上的刺叶子。当全
部叶子被钩完时，表明从阴间到阳间的道路已
打通，灵魂顺着“梯子”已回到了阳间。当钩完最
后一片叶子时，要仔细观察洞口是否有蚂蚁或
其他小虫子爬上来，如有，则被认为患者的灵魂

已被准确地招了回来。
这个招魂仪式很令我着魔。2010年8月间，

我一个人跑到云南红河，在朋友的引荐下我拜
见了一个“莫批”。之所以千里迢迢去见一下“莫
批”，显然不是为了用他们的方式将我身上的疾
病消除之。事实上，他们治不了我的病。同时我还
认为，他们也治不了哈尼族人的病。但这种宗教
情怀，无疑是值得人们神往的。我总认为，一个有
宗教情怀的民族必是一个有情趣的、有追求的民
族。哈尼族的追求就建立在对灵魂的信仰上。

哈尼族灵魂观念的缘起，很显然是在“万物
有灵”这个古老观念支配下产生的。

正是这种对灵魂的坚信与认知，才会有招
魂以及保魂、固魂这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哈尼族
认为，一个人即使他身体健康，也要进行必不可
少的保魂、固魂。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营保

保”，此类只适合于70岁以上的老人。另一类称
为“者擦”。“者”含有“魂魄”、“附着”、“粘贴”之
意，“擦”为“结”或“连结”之意。意思就是，把一
个人的魂魄与大地、日、月、天神、祖先等坚固长
久的事物以及某些保护神灵连结在一起，达到
保魂、固魂，生命长久。

无论招魂还是“者擦”，都充满了动人的意
趣与非凡的想象。自古以来，哈尼族把锥栗树看
作生命的象征，加以信仰和崇拜。他们通过“者
擦”的方式将人的灵魂与生命之树的根、枝、叶、
花、果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请求守护生灵的天
神，好好地保护生命之树，不要让虫子蛀，鸟雀
啄。看似复杂的仪式，其实不过是最直白、最简
单的生命诉求，希望人的生命与灵魂如同这棵
不老的常青树，永远活力充沛。

毋庸置疑，哈尼族文化植根于中华母体文
化的土壤之中，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不得
不承认，至少在哈尼族的宗教文化方面又是不
同于母体文化的。这种有别于母体文化的特征，
值得我们关注，更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就我个
人而言，我十分感慨于哈尼族的灵魂认知，更感
动于他们的招魂、保魂、固魂的宗教文化。这种
有别于母体文化的部分，恰是当今社会所缺失
的部分。看看今日之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
信鬼神、不信灵魂的豪迈与决绝，不仅没有让我
们成为高尚、文明的人，反而展现了我们贪婪妄
为的一面。这无疑是信仰缺失的体现。

我尚不敢断言，这种不高尚、不文明的行为
是不是与灵魂的丢失有关。但至少，我知道我们
在精神信仰这个层面上现在是害着病的。那么，

“莫批”可否帮我们一把呢？当然，我很清楚，“莫
批”不可能为整个国人，乃至于这个世界招魂，但
我们完全可以从“莫批”的存在与招魂所包含的
内容里头，找到一些于我们有益的东西，被我们
丢失、遗弃的东西——我们都清楚，这东西从大
的语境上讲叫信仰，从小的层面上讲就是灵魂。

哈尼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流迁的民族。
中国境内的哈尼族，为云南独有的民族之一。迄
今为止，尚未在其他省份发现哈尼族聚居的自
然村寨。其主要分布地域为哀牢山和无量山南

段的延伸地带，元江、把边江和澜沧江流域的广
阔山区，主要聚居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思
茅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玉溪市。从红河
归来后，我断续地写了一些有关灵魂的文字，应
该说与此行是有关系的。尤其在我写作《俄耳甫
斯的歌唱》时，我再一次地想起了哈尼族的招
魂。

作为神话英雄的俄耳甫斯尽管没能从地狱
将他的妻子带回来，可他毕竟去了一趟地狱。而
哈尼族的招魂仪式却告诉我们，鸭子是可以进
入地狱的，并且能够将人的灵魂带回。俄耳甫斯
不过是神话中的英雄，而鸭子则是现世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一种动物。哈尼族的宗教让我们有
兴趣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它们并不安排人去地
狱，因为他们知道人去不了，一旦去了，恐怕就
很难回来。它们安排鸭子去——当然是把鸭子
宰杀了，吃了以后，以某种形式让鸭子去的。鸭
子能不能去，到底去了还是没去？我们都不知
道。既然属于宗教的一种仪式，一种仪式的需
求，那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一只在宗教眼里具
有特殊功能与天赋的鸭子，而非常规下我们见
识与理解的鸭子。

我的好奇在于，为什么只有鸭子才可以做
这种事？鸭子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诸如此类的
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人的灵魂只在死后回到
地狱，为何哈尼族宗教告诉我们，人活着时灵魂
也可以进入地狱？为何我们自家的祖先要将我
们的灵魂出卖？为何“用好畜换人魂”？难道阴曹
地府也那么不清廉？也那么好吃好喝爱占便宜？
神灵凭什么在我们活着时便随便羁押我们的灵
魂？是谁赋予它这无法无天的权力？

灵魂是个神秘的东西，一如阴曹地府。我相
信灵魂，我也真心希望人们都能拥有灵魂，而不
做行尸走肉。可是，如果我们的灵魂竟有这么多
的说道，我又觉得有些可怕。依我的理解与想
象，灵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我们的灵
魂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神灵随便羁押，不管他是
哪一路的神灵，他都无权这么做！我们的肉体需
要灵魂的把持，但我们的灵魂不能再被他人所把
持，即使他是一个神灵，也不行，也不能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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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无疑是一种魅力。幽默的男人总是
讨人喜欢，尤其讨女人喜欢。一个思维刻板、
语言迟缓、表情僵硬的人很难让人产生好感；
一个动辄发飙、声色俱厉、张牙舞爪的人更是
令人憎恶。

看到一篇有关幽默的文章，举了许多幽
默的例子。其中一些看来很过瘾，有一些看了
则在心里犯嘀咕：

马里兰大学校长莫特在典礼上说，当校
长好比当墓地管理员，下边虽然有很多人，可
是没人听他的。在一个严肃的场合幽的这一
默，很是精彩，没有足够的风度和修养，只能念
秘书写好的绝不会出错的稿子。即使念得字正
腔圆，有板有眼，最多也就是播音员的水平。而
播音员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任何特色。

另外一个例子就不咋的了。上世纪80年
代中，美国总统里根在西安对着一大群兵马
俑，一耸肩，说了句“解散吧”。文章作者认为
这句话“彰显出了美国的无边霸气，因为让美
国公民们多有面子，至今被美国人公认是里
根幽默语录的头条”。

但这句话算不上幽默，倒是符合这位总
统的好莱坞演员出身。因为幽默并不等于油
滑。对一群埋了 2000 年以上的陶俑下命令，
有一种马戏团的滑稽。而且，同样的句式很多
年前苏联电影《解放》里已经有过——一架满
载从德军俘虏营解救出来的欧洲军人的飞机
着陆，一个苏军士兵上前拉开机舱门，说：“出
来吧，欧洲！”那叫一个霸气——其实苏军并
非欧洲的惟一解放者。

接下来又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小布什在

伊拉克讲演时被人扔鞋，他没有庄严痛斥，而
是低头一躲，说，“这鞋六号半。”从而避免了
尴尬。同样的幽默，名气不如基辛格的美国前
国务卿罗杰斯也秀过一回。他在一个南美国
家访问结束去机场搭机回国的途中，遇上当
地人示威游行，示威者举着的标语和喊着的
口号都是“美国佬滚回去！”罗杰斯面对车窗
外愤怒的人群微笑说：“这正是我现在做的
事。”应该说，小布什并非避免尴尬，罗杰斯也
并非出于无奈，两位表现的是一种充分的自
信和不屑。

文章作者紧接着援引他本人以此为例，
在一次给高官讲演幽默时提问的例子，当时
他问在座各位，如果遇到与小布什同样的情
况会怎么说？在所有答案中，他认为最好的一
个答案是“如果有人向我扔鞋，我就会说，这
鞋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然而，这只能说明，其他的答案连这样的
东施效颦也不如。幽默是一种智慧而不只是一
种技术——尽管幽默有技术含量。智慧与技术
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复制，而前者不可以。

文章中的最后一个例子也挺好的。文章
作者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酒吧看到，为了防
止妓女在酒吧拉客，老板贴出一条标语：“女
士们，如果您是妓女，请不要在这里拉客。如
果您搞不清自己是不是妓女，我们可以提供
免费咨询。”如果在我们中国，这条标语就会
写成：严厉打击卖淫嫖娼！

的确有可能是这样。我很认同。但转而还
是觉得，相对于我国官媒公布的拥有100多名
情妇的官员，后面这条标语其实更有幽默感。

梁楷作为边缘画家，曾被元人贬斥
为“粗恶无骨法”，在民国初年好像还没
有进入绘画史，最起码我看到的“中国绘
画史”上还没有梁楷。直到梁楷的部分作
品漂流到日本，后在日本暗香浮动，逆流
而来，中国理论家好像才闻到梁楷的墨
香。固然如此，我相信直到现在，中国人
中知梁楷者还是寥寥无几。原因自然是
多方面的，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外
来文化的入侵，以及民国时期的盲目复
兴，让中国传统文化给复兴丢了。

偶遇《泼墨神仙图》时，我已经年过
不惑。当时我还没写笔记小说，卡弗的减
笔主义小说还没有进口过来，只记得第
一眼瞅到《泼墨神仙图》，我被震撼得久
久无语。画面上的仙人除面目、胸部用细
笔构出神态外，其他部位皆用阔笔横涂
竖扫，笔笔酣畅，墨色淋漓。《泼墨神仙
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泼墨写意人物画，
是梁楷减笔主义的代表作。在梁楷之前，
就包括北宋的文同、米沛、苏轼。对绘画
的革新自觉，其实细究起来，技法上并没
有真正颠覆工笔画的用笔传统，属小异
小变，而梁楷却对传统进行了彻底性的
颠覆，无论是思维、技法，还是用墨和用
纸，都进行了一次全盘的大换血。一幅仅
有 10笔之多的《泼墨神仙图》，让我们看

到这位从未留下任何理论著作的画家，
不但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杰
出的庄学专家，当然他更是一位天才的
艺术家，因为他有触类旁通的大智慧，通
过技法革新，将庄子的大自由主义思想
挥洒得妙趣横生。

《泼墨神仙图》之所以能够达到“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境，就是作者突破了
工笔画小心翼翼的用笔传统，给人一种全
新的艺术视野。虽然在梁楷之前，墨戏时
尚已经在文人士大夫的笔端悄然流行，但
是绘画艺术上却未“戏”出大风浪，直到梁
楷，才将笔墨“戏”出颠覆乾坤的大动静。
可以说梁楷不是在作画，而是在用“技进
乎于道”的大自由在泼墨，在狂泼与稳收
之间，让我们看到的是悬崖勒马似的大胆
和自由，是庄子自由精神在艺术上的真实
再现，它已经不再是庖丁解牛的神话，而
是用墨把庄子的自由精神泼成了艺术现
实，泼出了工笔画永远无法达到的大境界
和大神韵，所以一问世就注定要成为中国
绘画史的里程碑。

梁楷生活于 13 世纪初，祖籍山东东
平，后流所于杭州，在南宋宁宗时期担任
过画院待诏。在那个画坛高手云集之地，
若没有高人几筹的真功夫，怕是难在文
人相轻的画院里留下“院人见其精妙之

笔，无不敬服”的美谈，皇帝也因其精湛
的画技赐他金带，这在当时是最高的荣
誊，但梁楷不知为何却不接受，并把金带
挂在院中，飘然而去，故被世人称为“梁
疯子”。

据说，梁楷曾师承于《五马图》的作
者、著名的白描大师李公麟，自己又有过
御用画师的身份，所以我们不难看出隐
藏于极简主义的背后那扎实的写实功底
和高超的书法功夫。宋朝的宫廷画是以
工笔写实为主，没有高超的基本功，待诏
一职想都别想。果不其然，又隔多年，我
果真有幸见到梁楷的一幅工笔墨宝，笔
功不同凡响，只可惜他简笔主义上的成
就太大了，淹没了他的工笔画的光彩。也
就是说，梁楷的简笔主义艺术并不是凭
空冒出来的，倾刻之间的信笔而就，源于
千锤百炼。也就是说，他绝不是一上来就
是简，而是由繁入简，也不是一上来就自
由，他的大自由是一笔一笔苦练出来的，
将技、法、手、心、眼合而为一后才有的信
手挥毫，才有的大自由，看是无技无法，
实则技法早已经化于心、合于手了，用心
法取代了手法。

所以有分量有内容的“简”不是简
单，而是将传统艺术的由繁及丰通过形
式、技法、思维的大革新提升为由简及

丰。而这种艺术理想的实现，需要建立在
深厚的学养、出神入化的基本功，以及深
沉的思考之上，“简”在功夫上，才能“简”
出大内容、大神韵和大思想，否则也绝不
会有《泼墨神仙图》笔简神凝的艺术效
果。就包括美国的极简主义小说家卡弗，
也非一日之功。他的简笔主义小说让我
看到在乔伊斯之外，又一位能够影响语
言哲学发展的文学大家，只是由于种种
原因，大家对卡弗艺术贡献的认知还远
远不够。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乔
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是匠心张扬外
溢，而卡弗是将匠心镶于文本之中，用中
国的话说，就是象义结合得浑然天成，用
西方的话说就是创作意向与文本结合得
天衣无缝。这种传统的表现手法不但要
糅得好、镶得深，还要表达得绝，因为艺
术的最终目的是传达，只有表达得绝，才
能达到妙喷的艺术效果。可这种以妙悟
为基调的艺术传统，又极为考验读者和
理论家的审美穿透力。正是因为审美差
异的不同，妙喷也出现了层次差异，诗古
定估，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正是审美层次
的差异问题。正是审美差异的存在，衍生
了审美偏见、审美无力，这也是造成梁楷
和他的《泼墨神仙图》在元代以后一直难
入主流画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讲究变通，“变”是手
段、过程，“通”才是目的，而《泼墨神仙
图》正是庄子精神的另一种艺术表现形
式，以变达通，用化于心合于手的“大
技”、“大法”、“大自由”侧击了“大逸”、

“大神”、“大妙”和“大能”，岂能说其为
“粗恶无骨法”？ （孙青瑜整理）

闲话大法无法闲话大法无法
孙方友


